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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济南忙大年的记忆

杨家埠的灶王年画

□陶玉山

记得我小时候，民间有“到
了腊月二十三，过着小年盼大
年”的说法。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
了二十三就是年：二十三，祭灶
王；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冻
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
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
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
一初二满街走。”这段民谣比较
形象地将从小年到春节每天的
主要事情做了一个通俗明了的
高度概括总结。

一到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
就开始忙着过年了。腊月二十三
在民间又称为小年，是民间祭灶

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就忙着为
过大年准备了。这天天不亮，大
人们就早早地起床了，紧张有序
地准备祭灶所需的物品。这项工
作是非常严肃虔诚的。因为灶王
爷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这一
家人的善恶丑美等，以便为玉皇
大帝做出奖罚提供确凿的证据。
所以，在祭灶时都非常小心恭
敬，不敢怠慢。除了在灶王爷像
前的供案上供放料豆，清水糖果
等之外，还要仔细地把溶化了的
糖涂抹在灶王爷的嘴上，好让灶
王爷在玉皇大帝面前说甜话好
话。

腊月二十四是传统的打扫
卫生的日子，俗称扫尘，不仅要
彻底打扫室内，就连院子里也要

全面清扫一遍，目的是除旧迎
新，将一切不祥之物都清扫出
门。富裕的家庭，这一天还要糊
花窗、剪窗花。这一天一项很重
要的工作就是贴春联。贴春联民
间讲究有神必贴，每门必贴，每
物必贴，目的是到处焕然一新，
在过个吉祥圆满年的同时，保佑
家人平平安安，来年更上一层
楼。

送了灶王爷上天，又彻底清
理打扫了室内院子里的卫生，以
后几天就是集中蒸馒头、枣卷、
大包子以及炸藕合，炸鱼，炸丸
子等过年吃的一切。当然，这其
中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东西，就
是做酥锅。一般来说，做酥锅都
是在腊月二十六七。在我的记忆

中，做酥锅起码需要十几个小
时，甚至更长时间。酥锅做好了，
整个屋里弥漫洋溢着酥锅特有
的香味，让人还没有品尝，就觉
得满嘴溢香，简直令人陶醉得窒
息。

那时候，虽然家家户户由于
收入低，日子过得挺紧巴，但是，
谁家如果做了好吃的挺新鲜稀
罕的食物，都会给街坊邻居送去
一点，让大家共同享受。这样各
家各户一凑合，过年的东西就显
得很丰富，甚至琳琅满目了。虽
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那时过
年的一些讲究习俗都忘记了，可
是，大家互相送稀罕食物这件事
却记忆犹新，现在还感到非常亲
切，弥足珍贵，让我终生难忘。

□陈正宽

腊月二十三（长江以南是腊
月二十四），灶王爷上天，潍县叫
做“辞灶”（即祭灶）。在老潍县年
画之乡的杨家埠，过年就印一种
非常鲜艳的灶王年画，民间称做

“灶马”。农民忙活一年，赶年集，
办年货，说什么也得“请”（不能说

“买”）张灶王画，供奉在锅台上，
新派新色，图个好看。笔者曾经考
察过，杨家埠这种灶王年画，比起
天津的杨柳青、苏州桃花坞的年
画，可以说独具特色：

一是开张大方，神气饱满。它
为长条。宽 39 厘米，高 68 厘米。
全画分为上头灶马头（22 厘米）、
下头灶马画（46 厘米）两个部分。
灶马头属于文字部分，实是挂在
灶头的农时节气的挂历，宜于农
时操作。

二是神像造型富态端正。在
这 46 厘米的空间里，分了三组。
中间一组为“灶君府”，这是主题。
有灶王夫妇分别坐在聚宝盆两
边，两边对称，有四位侍女侍男。
在灶王顶上，为文财神（说是比
干），对称陪侍有六个童子，展示

出“招财童子至，利市仙官来”的
对联。在灶王底下为武财神（说是
关老爷），对称两边各有五位侍
卫。而在这年画的两边，对称并排
着八洞神仙。你看，过年供神，有
了灶王，有了文武财神，又有了八
洞神仙保佑，作为农民的信仰，全
然满足了。

三是用色鲜艳，望着打眼。杨
家埠年画是农民画，极具农民的
审美趣味。使用的品色大红大绿、
大黄大紫，浓墨重彩，倾力泼洒，
所谓年味，全部显露出来。

农家过年，一是喜欢画面的

满（讨厌留白），一是喜欢画面的
艳，一是喜欢画面的全（人物全无
残缺），一是喜欢价码的贱（请张
灶王年画不过毛二八分的）。这
些，都是构成杨家埠年画行销几
百年而长盛不衰的原因。

欣赏杨家埠灶王年画，画面
一共三十二个人物（神祇），有两
匹马，一只狗，还有一只鸡。马行
千里，鸡鸣犬吠，满满当当，人气
壮旺，七彩晃眼，年味夸张。这样
的民间艺术品，挂在农家灶台上，
要说审美，还有比这更为高雅俚
俗的么？

扫房扫出

喜蛛来

□王家波

在我的老家，每年到了腊
月二十四，家家有扫灰掸尘的
习惯。民间有个《忙年歌》：“小
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
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
二十三。二十三，糖瓜黏，二十
四，扫房子。”

“扫房子”，老家人俗称
“扫灰”，就是把家里彻底地打
扫一次卫生。在老家农村，家
家户户每年只扫一次灰。腊月
二十三，是灶王爷上天言好事
的日子，在灶王爷走之前，家
里面是不能扫灰掸尘的。老辈
儿人说了，灶王爷走之前家里
扫灰掸尘，会把财运和好运扫
掉的，所以，都是等灶王爷上
天走了之后，家里才开始扫灰
掸尘。

腊月二十三一大早，家里
的男主人早早就起床了，把提
前“请回来”的灶神画像贴在
正屋东面的锅灶墙上，两旁贴
上像“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
祥”的对联，横批是“一家之
主”。祭祀时，摆上糖瓜、果品
和一碗面汤，然后烧香叩头，
把旧灶神揭下烧掉，这就是送
灶王爷上天了。烧灶王爷神像
的时候，要加上一些干草和玉
米一类的杂粮，那是为灶王爷
的坐骑准备的，好让灶王爷路
上喂马。因为毕竟上天的路很
长，得走好长时间，不能把灶
王爷的马儿饿坏了。

送走了灶王爷之后，第二
天，也就是腊月二十四，家家
户户开始“扫灰”了。全家男女
老少、大人孩子一起动手，把
炕上的铺盖、桌子上的镜子、
碗柜里的碟子碗等物件搬到
院子里，搬不动的就搭上一条
床单盖好。“扫灰”的时候，人
们很讲究，用新买的笤帚、新
买的鸡毛掸子，就连抹布也是
新的。大人们拿着新笤帚打扫
屋子的高处，孩子们则拿着鸡
毛掸子打扫矮一些的地方。农
村的老宅子里由于一年只扫
一次灰，墙上、天花板上就会
蛛网遍布，在这些蜘蛛中，有
一种与普通蜘蛛不同，这种蜘
蛛黄豆大小，背上有黑白相间
的斑点，人们叫它“喜蛛”，说
这是一种吉祥之物，家里这个
多了是好兆头。所以，“扫灰”
的过程中，大人们尽量避开它
们的蛛网，还一再嘱咐孩子们
不要去碰它们。万一一不留神
碰到了，里面的“喜蛛”就会跑
出来乱窜，人们就边扫边念
叨：“不要怪罪，不要怪罪，就
是给你打扫打扫卫生，让你好
好过年！”

一个上午下来，屋子里的
积尘被扫干净了，午饭后，人
们开始往屋子里搬运东西。过
去没有玻璃窗的时候，就会利
用中午暖和的机会，换上新的
窗户纸，现在都是玻璃窗，下
午就是擦玻璃。农村普通的四
间房子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大
约需要一天的时间。腊月二十
五开始，人们忙着做豆腐、蒸
大馒头，为过年做准备。

说不完的灶王爷
□纪慎言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
天。”是在我鲁西北老家一直流
行的民谚。如今，许多地方的人
们把腊月二十三这一天都称作

“小年”并且过了起来；不论大小
好像都算是年了，闲着也是闲
着，“大年”尚不到，“小年”先过
着。

我们家乡没有过“小年”的
风俗，现在包括小孩子在内可能
也没几个人会吵着“过”的。但
是，从古到今，我们那里的人们
都选定腊月二十三为“扫房”日，
即要在这一天里全家上下齐动
员，男女老少齐动手，把屋里屋

外房顶墙面等等一切犄角旮旯
进行一次大扫除。这个时候，被
贴挂在靠灶台南边墙上已经为
全家人的伙食操心受累又被烟
熏火燎了一年的灶王爷，也到了
换届离别的日子。“辞灶”一词就
源于此举吧。

灶王爷是个俗名，按文言应
该叫灶君或者灶神。叫君也好称
神也罢，按说他的官职还赶不上
现在的村干部，只能称得上是个

“家官”或者“户主”什么的而已。
按侯宝林大师相声里说的，虽然
灶王爷是“一家之主”，但是户口
本上却找不到他。然而灶王爷又
得算是个好官，按分工他掌管着
一家人的福财二气，可他耐得住

寂寞，不占不贪，每天也就只闻
闻锅里冒出来的热气而已；酸甜
香辣都得让给自己值守的这一
家人们吃喝。而且他还得严格把
握自己的行为，绝对不能办离谱
的事，不然老百姓就有怨愤就会
骂街。有两条歇后语为证：灶王
爷流鼻涕(或打喷嚏或尿尿)———
你看弄得这一锅！灶王爷打飞
脚——— 离板儿了！而且灶王爷不
专权、不恋官，这家人的事由这
家人自己做主，从不乱插嘴、乱
发指令；每年腊月二十三到届了
就立马走人，毫无怨言！

其实，灶王爷的清正廉洁很
可能与和他仅一墙之隔驻守在

“天地堂”里的天爷爷与地奶奶

对他的零距离监管有关。我们那
里各家都在北房门口东侧的墙
上开设个“天地堂”，里面供奉着

“天地神君”。“天地堂”的位置正
好与屋里墙上贴挂的灶王爷背
靠背对应着。所以细想一想，一
是天爷爷、地奶奶可以回手一敲
墙就能够随时给他们的下属灶
王爷提几条告诫；二是灶王爷也
没必要非得腊月二十三这天才
辛辛苦苦跑老远上天庭找老天
爷汇报工作，平时里有个大事小
情一转身就能够对着领导的屁
股全说了。

想归想，做归做；老百姓的
年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哈哈哈
哈！

外婆送鞋过新年
□陈建绳

进入腊月，“新桃换旧符”的
农历新年就不远了。儿时每到这
时候，就盼望着外婆送新布鞋
来，然后由母亲及时送到邻街小
绱鞋铺绱好，让我们穿上新布鞋
高高兴兴地过新年。

上世纪四十年代，老济南的
平民大众都穿布鞋度日。每年夏
秋之季，住在南关的外婆就开始
忙活了。先把家里的破衣服破床
单等剪成布片，再打好成盆的糨
糊，用揉面的大面板子背面打袼
褙，一张晒干，揭下来再打一
张……再买了麻线搓成麻绳，然

后把每个孩子的鞋样子比量好，
剪好袼褙一层层粘好，用白布包
好沿好边，就开始一针一线纳鞋
底了。一双双鞋底纳好，还要做
鞋帮，这些工序完成后，外婆就
用包袱包好，送到位于老城区的
我家里，从南关的南新街经过花
墙子街、剪子巷、西门、高都司巷
到“洋楼”(天主教堂)东面的一小
胡同中。路不是很远，但对一个年
近七旬的老太太来说，就不是件
容易事了。特别令人感动的是，那
时趵突泉正门在剪子巷南首(或
花墙子街北首)路东，趵突泉门口
一段石板路，比水胡同还水胡同，
可以说是天天“清泉石上流”。记

得上世纪 50 年代初一位苏联专
家“身临其境”，赞叹这里是“济南
奇观”。日常经过这里，总会看到
有热心人摆上几块砖头石块，以
便行人走路。小脚的外婆不知怎
样步履蹒跚涉水走过这段路的。

收到外婆送来的鞋帮鞋底，
母亲赶紧送到双忠祠街路北的
绱鞋铺。戴着老花镜的绱鞋师傅
一会儿拿着针锥扎眼，一会儿穿
针引线，绱好鞋还要塞上木楦打
楦。绱好打好楦的鞋有棉鞋、单
鞋、男鞋、女鞋，都整齐地挂到墙
上。快到过年的时候，小小绱鞋
铺总是顾客盈门，人声嘈杂。母
亲和邻居大妈跑好几趟也拿不

全新鞋，日夜加班疲惫不堪的老
师傅面对焦急的家庭主妇，总是
一句话：“太太放心，耽误不了孩
子过年穿新鞋”。

大年初一，孩子们都高高兴
兴地穿上新鞋又跑又跳。穿上新
鞋走在马路上也是沾沾自喜。有
一次我穿的是一双方口布鞋，在
门口与玩伴玩耍时，常禁不住低
头多看几眼，因为平时穿的都是
圆口布鞋，乍一换成方口布鞋，
新鲜感、自豪感油然而生。

时光飞逝，时代更替。布鞋
早已淡出人们的生活视野，盼望
穿双新布鞋过新年，已成为老年
人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怀旧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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